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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0月9日发布的消息，教科文组
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第12次会议经过4日至6日
在阿联酋阿布扎比的评审后，决定为《世界记忆名录》新增47
个项目，其中包括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

在世界反法西斯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
二战史上三大惨案之一的南京大屠杀再次因申遗走入公众视
野，在人类记忆中留下历史的血色底版。

长期关注南京大屠杀申遗进程的新华社记者将对读者讲
述申遗前前后后的故事，再现历史惨痛的一页，讲述一个城市
和一个民族对惨案的回忆和思考，对和平的珍视和祈愿。

迟到的共识
时间流逝，记忆能否长存？
2015年，二战和抗战硝烟散去已经整整70年。
今年，距离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已

有78年；距离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成
立，已有39年；距离1979年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已有36年；距离1996年，广岛
和平纪念碑（原子弹爆炸圆顶屋）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已过
去19年……

南京大屠杀在这一年成为世界记忆遗产，无疑有着特殊
的意义。一直推动申遗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馆长朱成山听到这个消息后松了一口气，也深深叹了一口
气。“这是一个迟到的共识。”他说。

世界记忆工程亚太地区委员会主席、国家档案局局长李
明华介绍，根据形态和性质，世界遗产分为文化遗产、自然遗
产、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记忆遗产、口头与非物质遗产、文化
景观遗产。其中，世界记忆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延伸，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设立该项目的目的，是对世界范围内正在逐渐
老化、损毁、消失的文献记录进行保护，从而使人类的记忆更
加完整。“对照这一目的及另外两大惨案的申遗，推动南京大
屠杀档案申遗之举是十分必要的。”李明华说。

在国际史学界，南京大屠杀事件与奥斯维辛集中营、日本
广岛长崎核爆并称为二战史上的三大惨案。

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书引发中国人民
强烈抗议，南京大屠杀历史及相应研究逐渐回归国内舆论。

1995年，二战结束50周年。《芝加哥论坛报》前记者、美
籍华裔作家张纯如在南京待了25天。她随后完成的《南京大
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在1997年连续两个多月被列为《纽
约时报》书评最佳畅销书，长时间淡出国际视野的南京大屠历
史在英语世界重获关注。

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工作最早开始于2009年，作为南京
市人大代表，朱成山提交了申遗议案。南京市政府当年便成
立了申遗领导小组，正式启动申遗相关工作。2010年，系列
文物档案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14年3月，由
国家档案局以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国家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秘书处递交了《南京大屠杀
档案》提名表。

由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
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市档案局等7家单位联合申报的11
组档案，经多方慎重挑选，主要包括胶片、照片和文字材料。
这批形成于1937年至1948年之间的历史档案，历史线索清
晰、纪录真实可信，档案资料互补互证，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申报档案包括日军当时自拍的屠杀照片，外国友人拍摄的
纪录影片、国际安全区中国妇女日记，战后中国政府关于南京
大屠杀的调查资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日

本战犯的档案，我国司法机构侦查起诉、审判日本战犯档案等。
“每一件档案都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性、真实性和唯一

性，对于研究中国抗战史、日军暴行史，有力回应否认南京大
屠杀历史的日本右翼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朱成山介绍。

残酷的记忆
列在此次申遗的11组档案第一位的，是国际安全区教会

所办的金陵女大收容所负责人程瑞芳的日记。她在1937年
12月8日至1938年3月1日的84个日夜里，用3万多字记录
下南京城这段凄风苦雨的岁月。

白天，62岁的程瑞芳和同伴们撑起一顶已然千疮百孔的
“保护伞”，为无家可归的难民们提供庇护；晚上，昏暗灯光下，
她用和着泪水的墨水写下一篇篇日记：

“12月11日……今早死去两个小婴孩，一个只有一个多
月，是闷死的，一个有三个多月，早有病的……今日大炮打得
利（厉）害……”

“12月14日……今日来的人更多，都是从安全区内逃来
的，因日兵白日跑到他们家里抄钱、强奸。街上刺死的人不
少，安全区里都是如此，外边更不少，没有人敢去，刺死的多半
是青年男子……”

“12月17日……现有十二点钟，坐此写日记不能睡，因
今晚尝过亡国奴的味道……今晚拖去11个姑娘，不知托（拖）
到何处，我要哭了，这些姑娘将来如何？”

……
程瑞芳日记记录的，是一场烙印在人类文明耻辱柱上的

大屠杀中最真实的场景。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
南京，此后一个多月时间里，南京城变成人间地狱，30多万
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与放下武器的士兵被以各种方式屠杀，
2万多名妇女被强奸，城内三分之一的建筑被毁。

日记发现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郭必强说：“越
读越感觉悲愤，我们的同胞曾经生活在这样恐怖的环境中。”
程瑞芳不仅逐日记录下大屠杀期间见闻，日记内容也与此前
发现的《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和《东史郎日记》相互印证，
构成受害者、加害者以及第三方证言的完整链条，成为不可撼
动的铁证。

翻阅这次作为申遗材料呈送的11组档案，日军坦克、装
甲车疯狂地炮击南京城；一片断垣残壁的南京，受辱后痛苦万
分的妇女，被汽油烧焦的尸体，街道上、水塘中被日军血腥屠
杀的平民……一篇篇文字、一张张图片记录下手无寸铁的平
民被入侵兽军蹂躏，也以最直接的方式揭开一个国家和民族
历史的伤疤。

“在人们印象中，申遗更多是要体现文化存在的意义。而
这次申遗，是通过展现我们国家与民族惨痛的血色记忆，让全
人类警醒侵略战争的残酷，了解维护和平的重要。”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院长张生说。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经盛鸿认为，南京大屠杀申遗将
一国的文献遗产，上升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捍卫人类尊
严、珍惜世界和平，需要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参与和努力。”

曾经经历过战争的人们，更懂得和平的可贵。
申遗档案中唯一一组视频史料，是当时身在南京的美国

牧师约翰·马吉用16毫米摄影机拍摄的长达105分钟的视
频。其中一段，画面里一个身中30多刀的孕妇满身是伤、奄
奄一息。她就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

1937年12月，已有7个月身孕的李秀英和父亲躲进了安
全区，在一所小学的地下室里栖身。12月19日，三个日军士
兵发现了他们，并欲强奸李秀英。她拼死搏斗，脸部、腿部、腹

部共中33刀，后经美国医生威尔逊全力抢救，侥幸存活，孩子
却流产了。

战后，李秀英作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代表人物曾在多个
场合控诉日军罪行。更曾以高龄之身远赴东京，起诉污蔑她
为“假证人”的日本右翼作家。

“大屠杀给母亲带来的伤痛永远挥之不去，她毕生深受折
磨。”李秀英的女儿陆琪说。但最让她难忘的是历尽劫难的母
亲2004年临终前留下的最后的话——“要记住历史，不要记
住仇恨”。

象征和平的花
一个民族，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记住历史，就会以什么样的

方式在当下立身。
日本近年来也接连推出与二战有关的申遗事项，申报项

目甚至涉及专门进行自杀式袭击的日本神风特攻队。
对南京大屠杀历史本身和不断增添的历史证据，乃至东

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正义审判，日本右翼却在不断狡辩、诋
毁，以达到否定历史的目的。

2014年6月，我国宣布将有关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强征慰
安妇的珍贵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后，日方一直通过官方和
民间团体对我申遗提出“抗议”。

2014年6月，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要求中方撤回申请；
2015年初，日本宗教团体“幸福的科学”派人向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项目秘书处递交申请，以两项目“虚构”为
由要求终止申报；

2015年6月10日《产经新闻》报道，福冈市的妇产科医
生、80岁的天儿都女士表示，中方将父亲麻生彻男拍摄的“慰
安妇”照片作为申遗材料存在版权争议……

在朱成山看来，日本右翼一直把否定南京大屠杀作为否
定侵华罪行的突破口，绝非偶然。“一方面南京大屠杀在东京
审判中有着突出地位，将二战中的日本钉在了‘侵略者、战败
者与和平破坏者’的历史定位上；另一方面，这个二战史上三
大惨案之一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反人类罪行的典型符号。”

日本右翼势力肆意篡改历史的行径，日本国内有良知的
人们同样无法容忍。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以本多胜一和笠原十九司为代表的
日本学者就成立了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对日本右翼否定南
京大屠杀的观点逐一进行驳斥。

松冈环等日本民间友好人士30多年间往返中日近百次，
走访了超过300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以及250余名日本兵，将

“理解中日历史，与受害者同行”作为毕生的座右铭。
近年来，村山富市、海部俊树、鸠山由纪夫等日本前政要

陆续造访南京向大屠杀遇难者致歉……
历史的真相，并不会因为时光流逝而被抹杀。还原真相，

历史才能最终走进历史。
大屠杀幸存者、86岁的夏淑琴老人听到申遗成功的消

息，非常激动。
65岁时，她曾踏上日本国土，成为战后第一个赴日控诉

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幸存者；
77岁时，因日本右翼作家污蔑她是“假证人”，老人愤慨

赴日应诉，并当庭反诉对方侵犯名誉权，终赢得诉讼。
“如今，这段历史终于成为人类共同记忆，意味着国际社

会对这段历史真实性的认可。”在南京家中，夏淑琴欣慰地说。
夏淑琴家中橱柜上，一张照片格外显眼：老人手捧紫色花

束，笑容灿烂。
“这叫紫金草，是象征和平的花。”夏淑琴说。

这是历史真相的胜利，是和平理念的胜利。10
月9日，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列
入《世界记忆名录》，标志着国际社会对这段历史达
成共识。

发生在78年前的南京大屠杀是二战史上的三
大惨案之一，它不仅将日本侵略者永远钉在了历史
耻辱柱上，更给中国人留下百年难愈的耻辱记忆。
自上世纪80年代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
念馆开馆后，这段沉痛的记忆逐渐成为国人教育的

“必修课”。去年2月，中国更是以立法形式设立南
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既然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缘何要
在78年后作为世界共同的精神遗产加以记忆、传
承？我们为何要记住屠杀？

人类经历了蒙昧、野蛮而逐步走向文明，战争
却将人性中的黑暗剥离出来，让文明在野蛮中退
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球约80％的人口、
约20多亿人笼罩在这片黑暗之中。在二战和抗战
胜利70周年的特殊年份，将这段惨痛历史上升为
人类共同的记忆遗产，为的就是将血的教训烙入记
忆，让战争的历史悲剧决不能重演。

中国有史可为鉴的古训。历史的镜子照出的
不仅是光明、探索，同样也应照出黑暗、丑恶。这也
是世界记忆遗产不应遗忘二战那一页的重要原
因。事实上，一些有关战争的罪恶记忆已被载入史
册。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就已作为纳粹法西斯的
罪证之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只有直面人性的
黑暗，才能清算恶力的黑暗。为世界保留下战争与
屠杀的罪恶记忆，正是为了塑造和激扬人类的良
知，维护世界和平。

人类的共同记忆虽然弥足珍贵，但却是脆弱
的，每天都有仅存的重要记忆在消失。上世纪90
年代，南京市对幸存者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普查，
共登记 1200 余名幸存者，如今在世者仅剩 100 余
人！及时珍藏这些记忆，刻不容缓。

英国诗人乔叟说，“若把黑白和善恶放到一处，
相形之下，彼此才可见分明。”在世界的记忆中，记
忆文献遗产犹如一面镜子，清晰地鉴出黑与白、善
与恶。申遗成功，不仅意味着真实鲜活的个体记忆
得以保留和传承，更在于保护人类共同记忆永不褪
色的重大历史责任。记住历史黑暗一页，为了人类
明天的和平。

从2009年1月提交《关于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议
案，到2015年10月9日申遗成功。回首近7年的申遗历
程，作为申遗最早发起者，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馆馆长朱成山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

记者：如何看申遗结果？
朱成山：这是和平的胜利。我们提出申遗，就是为了

警醒世界不能再让类似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暴行重演。申遗
成功表明，我们的认识也是人类的共识。

我们曾经用各种方式对这段78年前的惨痛历史予以记
录和纪念。去年2月，我国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
祭日，以国之名悼念大屠杀死难者，是国内对这段历史认
知的更大提升。如今，相关档案成功申遗，表明世界范围
内人们对这段历史认知取得共识。虽然这个承认来得晚了
一点，但毕竟实现了。这对于30万南京大屠杀亡灵与南京
大屠杀幸存者来说，都是最好的慰藉。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的背景下，对这段人类浩劫的重新审视，反映了中国和世
界对战争最深刻的反思，对和平最真挚的企盼。

档案是真实的历史记载，是留存下来的真实形成的历
史资料。南京大屠杀档案成为世界记忆遗产，也说明我们
对此的认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段历史通过成为世界记
忆遗产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公布、公开，对传承历史、反
对谬论、传播真相都有重要意义。

记者：78年后才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有人说这是迟到
的共识，您怎么看？

朱成山：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一认可确实迟到了，一是
南京大屠杀发生已经78年了；二是世界文化遗产已经有很
长的历史了；三是二战史上公认有三大惨案：南京大屠

杀、奥斯维辛集中营、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后两者早在
1979年和1996年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自23年前担任纪念馆馆长以来，推动南京大屠杀相关
历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一直是我的夙愿。我从不太了解南
京大屠杀历史，到后来越研究越觉得这段苦难的记忆不仅
仅属于南京、属于中华民族，而是需要全人类普遍警惕、
传承的历史记忆。

遗憾的是，与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在战后即得到保护
相比，南京大屠杀相关遗迹的保存还显得不足。直到200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卡门女士到馆参观后郑重建议，
将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我顿时打开了视
野，找到了方向。

我们对南京大屠杀档案的保护与发掘是十分充分的，
这些档案既有外籍证人证言，加害方日本的文物史料，也
有受害者证言、国际法庭判决等，历史线索清晰、纪录真
实可信，档案资料互补互证，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记者：作为申遗最早发起人，请您介绍7年申遗的
历程。

朱成山：2009年1月，南京市第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
上，我撰写议案，并联合其他9名市人大代表联名提出
《关于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议案获得通过，也成为了当
年南京市人大的十大重点议案。申遗由此提上议事日程。
之后，我们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联合，
于2009年4月正式启动申报。当时的名称叫“南京大屠杀
史专题档案”，共5组档案。2010年2月，该组档案成功入
选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国家档案局高度重视，并联合中央
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

案馆、上海市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
杀遇难同胞纪念馆7家单位，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选取出
11组档案进行申报。

2014年3月，国家档案局以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国家委
员会的名义，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秘书
处递交了《南京大屠杀档案》提名表。

记者：我们发现今年提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议的项
目中有多个涉及二战题材，对此您怎么看？

朱成山：今年是纪念二战和抗战胜利的重要年份。尽
管已经过去了70年，但战争给人类留下的教训极其深刻、
不容淡忘。当今世界并不太平，无时不在提醒国人乃至世
界人民，战争的阴影并未完全消除，必须通过汲取历史
教训，弘扬和继承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坚定反对战
争、反对法西斯、反对暴力、反对恐怖主义的立场，这
样才能赢得人类和平发展的生存环境。我想这就是为何
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申报二战题材作为世遗项目的最根本
原因之一。

记者：申遗成功后，我们在推动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
方面还有何打算？

朱成山：申遗成功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对南京大屠
杀历史研究也将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首先，多年来，一小撮日本右翼势力，总是以各种方
式否认历史罪行，成为世界记忆遗产意味着世界对南京大
屠杀历史已经达成共识。

其次，我们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还将不断深入下
去。应该说，在纪念馆、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南京大
学、南京师范大学及国内其他一些高校学者的推动下，
我们在对这段历史的宏观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常卓著
的成绩。下一步，我们将遵循国际史学界的通行做法，
加强对微观层面的研究。初步计划从受害者、加害者、
外籍证人三个方面细化。从受害者方面，我们准备遴选
并调查300户家庭的受害史，即从家庭成员组成、每位
成员受害经历、对家庭造成的损失等多个方面，将战争
创伤更加具象化。

纪念馆已组织相关学者、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进行座
谈。我们计划在雕塑广场上竖一块世界记忆遗产的石
碑。

南京大屠杀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
录》的消息在南京大屠杀史学界引起热议。
对于日方近期对申遗结果“遗憾”及要求修
改世界记忆遗产制度的无理言论，专家们表
示，申遗成功，有利于加强对这段伤痛记忆
的保护与研究。这段人类文明的浩劫对全世
界具有启迪意义，给和平更多启示。

当地时间10月9日晚间，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宣布将47项文献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其中包括中国提交的《南京大屠杀档案》。这
标志着世界对这段历史的认知达成共识。

然而，此前一再否认历史并多次阻挠我
国申遗的日本右翼分子并未就此止步，而是
通过各式方式表示抗议。日本外务省10月
10日发布“新闻官谈话”质疑中方申报材
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指责教科文组织未能
保持中立和公平，将要求教科文组织进行制
度改革，不再被“政治利用”。

申遗主要发起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表示，南京大屠
杀史档案与一般的历史档案不同，它作为人
类创伤性记忆的一部分，对人类文明的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与警示意义，符合世界
记忆遗产的定位。因此，申遗成功是非常客
观的结论。

朱成山介绍，上世纪80年代日本右翼
篡改教科书的消息引发国人强烈抗议，
1985 年，纪念馆在万人坑遗址上建成开
放。此后，国内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研究逐
渐深入。经过一批专家的不懈努力，国内在
大屠杀史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大量文
献档案整理出版，这为大屠杀档案成功申遗
打下了坚实学术基础。

专家们表示，申遗成功也是对南京大屠
杀档案真实性、唯一性和珍贵性的充分肯
定。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马振犊表
示，经过多年征集、研究、整理，我国在南

京大屠杀历史方面已经积累了海量的文献资料及学术成果，这些都是
经得起历史检验与推敲。此次提请申遗的11组档案更是精挑细选，
每一组档案都是侵华日军罪行的铁证，不容任何质疑。

“日方的抗议十分无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郭必强表
示，作为二战史上的三大惨案之一，南京大屠杀历史将侵华日军永远
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这段反人道、反人权的暴行，不仅是中国人民
的伤痛记忆，对人类发展也有着强烈的警醒意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将大屠杀档案纳入《世界记忆名录》，用意很明显，就是为了在保护
好这段历史记忆的基础上，提醒全人类一定要远离侵略战争，珍惜和
平才能开创美好未来。

“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而言，申遗成功是一个新的开始。”专家
们表示，一方面，要对照世界记忆遗产的相关要求，进一步加大对南
京大屠杀档案的保护力度；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增加对南京大屠杀历
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能将这段伤痛历史镌刻在
人类记忆中，提醒世人永远不要让惨痛历史重演。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近日表示，中方对教科文组织将
《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决定表示欢迎，将按
照有关规定，确保这些珍贵文献得到保护和传播，充分发挥
这些文献铭记历史、珍惜和平、共创未来、捍卫人类尊严的积
极作用。

2014年，中国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
秘书处递交了《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申
请。2015年10月9日，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消息，
《南京大屠杀档案》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南京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犯下

的严重罪行，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历史事实。中方申报材料完
全符合世界记忆名录的评审标准、特别是真实性和完整性的
标准，申报程序符合教科文组织有关规定，应成为全人类的
共同记忆。”华春莹说。

对于有报道称，日本外务省10月10日发布“新闻官谈
话”质疑中方申报材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指责教科文组织
未能保持中立和公平，将要求教科文组织进行制度改革，不
再被“政治利用”，华春莹表示，事实不容否认，历史不容篡
改。日方有关言行再次表明了其不愿正视历史的错误态度。

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正视和
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切实纠正错误，立即停止对中方申报说
三道四和对教科文组织正常工作的干扰和无理纠缠，以实际
行动取信于国际社会。

留住历史的血色底版
——南京大屠杀档案成为世界记忆遗产背后的故事

●新华社记者 蔡玉高 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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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参观幸存者
照片。


